
        
            
                
            
        

    
貝蒂的處決







作者：某個無名氏（idiAmin）







《冰戀書櫃》







這篇文章是改編自外面《冤獄》一文的，不知寫得怎樣，大家就看看吧。



本文開始。





這是一個明媚的早晨，可我的心情卻無論如何也開心不起來。



我穿著白色的胸衣、白色的內褲、白色的吊襪帶，白色半透明的長筒絲襪，坐在梳妝鏡前，梳理著一頭秀髮，欣賞鏡中嬌艷的容貌，這是每天最令人欣慰的的一刻。



我靠著這容貌，為自己贏來了金錢、別墅、跑車。



然而，我萬萬想不到，這一切從今天起都將不再屬於我。



我匆匆穿上一條無袖連衣花裙，蹬上白色高跟涼鞋，帶上簡單的行李，出門了。



我要趕去機場，搭乘兩個小時後航班去南方，在那兒，我要見一位貴客。



輪到我安檢了，我把行李放上傳送帶，然後自己走過安檢門，當我要伸手拿行李時，行李卻被一名警察搶先拿了去：「對不起，小姐，我們要開包檢查！」語氣是那麼嚴厲，不容你有半點反對。



他打開旅行袋，翻看著，然後從最底層拿出了一個包得很嚴的塑料袋。我敢發誓，這東西不是我的！



「請跟我們來！」警察打開塑料袋，並嘗了一點裡面的白色粉末後說。



「有什麼問題嗎？我還要趕飛機。」我說。



不知什麼時候，後面來了兩個保安，不由分說，便把我半架著，帶到了一間辦公室。



一會兒，進來了兩個穿便裝，戴墨鏡的人，與那個警察耳語了幾句。



「小姐，妳涉嫌販毒，我們正式拘捕妳！」



「你們一定是搞錯了！」我非常激動，猛地站起來，向門口衝去。



「這不可能，我還要趕飛機，放我走！」



現在想起來，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衝動，然而，自己的這一舉動，卻給我帶來了更難堪的窘態。



兩個保安，再加上三個警察一齊衝上來，把我臉朝下按倒在地，並把雙手扭到背後。



「銬起來！」一個人喊道。



「不！拿繩子捆，這個妞兒竟敢拒捕！捆緊點兒，別讓她跑了！」



不知是誰弄來了幾捆繩子，兩個保安一左一右，各用一條腿抵住我的腰，用力把我的雙臂往後扳，接著我感覺到一雙有力的大手把我纖細的雙腕抓在一起。



繩子開始在我的手腕上纏繞，而且每繞幾圈，就用力地勒一下，我覺得手腕像是被剝了皮一樣疼痛。



我還想掙扎，可是整個身體除了腳還亂蹬幾下之外，完全被牢牢地按在地上。



接著，繩子又開始纏繞雙肘，在兩個保安的配合下，我的兩肘被捆得靠在了一起。



警察似乎還不太放心，他們把我從地上提了起來，讓我跪在地上，然後，又拿了一捆繩子，在我的乳房上方和下方各纏了幾圈，接著又在腰上纏了幾圈，這樣一來，我的手臂就被完全固定在背後。



「站起來！」一個警察凶狠狠地喝道。



兩個保安把我像抓小雞一樣，提了起來。這時，我才發現腳上的高跟鞋不知什麼時候已經蹬掉了。



「隊長，把這妞兒的腳也捆上點兒吧。」



「對，捆上！」



「讓我來吧！」身後的一個保安主動請願。



只見那保安操起兩捆繩子，來到我跟前，蹲下身。他先抱攏我的兩腿，然後，用繩子在我的膝蓋上方緊緊地繞了幾圈，接著，又在兩腿之間穿過繞了幾圈，最後把繩套勒緊。



捆完膝蓋，他又用另一根繩子，捆住我的雙腳，不過，他沒有捆攏雙腳，而是在兩腳之間留了不到一尺的活動空間。



現在，我已成為了地地道道的重刑犯，上身被捆得只能動動手指，而下面只能用小腿碎步行走。



我真受不了，並不是因為被綁得難受，而是像我這樣一個美女，平時都是倍受呵護的，可如今卻被繩捆索綁，這簡直是污辱我的美貌！



「簽個字吧。」警察拿出了一張拘捕證。



「你讓我怎麼簽啊？」我扭動著身體說。



「那道也是，那就按個手印吧。」說著，警察在背後抓住我的手指，蘸了一點印油，在拘捕證上按下了手印。



「帶走！」那個隊長模樣的人喝道。



「幫我把鞋穿上，行嗎？」我衰求著。



「少費話！快走！」兩個便衣一左一右架著我走出了房間。



從那間房間到停車場要經過候機大廳。當我一走進候機廳，便立即引起了一陣騷動。



人們把奇怪和疑惑目光都投向了這個被繩索緊緊捆作一團的姑娘。人們在議論、猜測著。



「這麼漂亮的姑娘犯了什麼罪？」



「看來不輕，要不怎麼會捆成這個樣子。」



「是啊，你看，膝蓋都給綁住了，兩腳之間的繩子那麼短，看來是怕她跑了。」



「哎喲，她連鞋子都沒穿呢！」



「他媽的，這妞兒還挺靚，不如留下陪老子吧！」



我真想馬上走出這該死的地方，可是那兩個便衣似乎又不急了，他們只是用手抓住我的胳膊，任由我自己艱難地挪動。



我越是想快走，平衡就越難保持，有好幾次差點兒摔倒，好在被身邊的兩個警察拉住。



就這樣，我像是被遊街示眾一樣走過候機廳，來到停車場。



我被塞進了一輛警車的後座，在刺耳的警笛聲的伴隨下，穿過都市。



來到警察局，他們把我帶到了一間辦公室，命我蹲在牆角裡，也不給我鬆綁。



此時，我的雙手已經被捆得開始麻木了。



我已經慢慢地冷靜下來。我抬起，對那個隊長說：「警官，我一定配合你們調查，求求你，先給我鬆開，行嗎？人家的手都快斷了。」



「一會兒送妳到看守所時會給妳鬆綁的，不過，妳現在還是忍耐一下吧。希望妳老老實實回答我的問題。」



「妳的姓名？年齡？職業？」



「貝蒂，25歲，做生意。」



「妳知道這是什麼嗎？它從哪兒來的？」警官指著從我包裡搜出來的那個白包問道。



「不，那不是我的。」



「妳還裝傻！這是海洛因，30克就能判妳死刑，妳這裡是一公斤！」



「不！真的不是我的，一定是有人陷害我！」



「是誰？妳說出來。」



「我也不知道。」



「看來妳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不過，我告訴妳，妳不說，單憑這個就能定妳的罪！送她去看守所！」



我在幾個武裝警察的「護送」下，經過半小來小時的車程，來到了看守所。



經過簡單的交接之後，兩個獄警把我帶到一個小房間，鬆開了我身上的繩索。



他們把我全身搜了個遍，然後給了我一雙拖鞋和監所裡制式的黃色囚衣，讓我穿上。



「妳是重大嫌疑犯，我們要給妳戴刑具。轉過身去！」



我剛轉過身，雙手就又被扭到了背後。



我感覺到雙手被併攏放進了一個U型的鐵環裡，我扭過頭看個究竟，只見，獄警正將一個鑼栓插進鐵環開口處的小圓環裡，然後用一把小鎖把鑼栓鎖住。



這樣，我的兩手便被卡在一起，沒法分開了。



接著，獄警又把一副只有三十斤重的鐵鐐戴在了我的腳上。



「走吧，去妳的房間。」獄警做完這一切後，說。



我拖著沉重的鐐銬，「嘩啦，嘩啦」向走廊盡頭走去。



在一扇鐵門前，獄警讓我停下。



打開門，我被推了進去，隨後，鐵門「匡」的一聲關上了。



我的心彷彿一下子掉進了深淵，我的牢獄生活從此開始了。



審訊持續了一個多月，審決終於到了。



那天，剛吃過早餐，我依舊像平日那樣，戴著背銬和腳鐐，坐在我的單人牢房的地板上。



自從被送到這以來，這副手銬和腳鐐就一直伴隨著我，只有在吃飯的時候，獄警才會把我的雙手銬在前面，一吃完飯，就又要被扭到背後鎖上。



在這期間，我已經習慣了背銬著雙手如廁和睡覺。



鐵門突然被打開了，進來了一個法官。



「貝蒂，現在對妳宣判！妳的販運毒品罪成立，判處妳死刑！按照規定，所有被判處死刑的犯人，在處決前，都必須對之實施一級禁固，加上妳有抗拒拘捕的前例，因此會加強對妳的管控，從現在開始，妳就得接受一級禁固，直到執行死刑為止！」



話音剛落，便衝進來四個獄警。他們把我從地上提了起來。



「張開嘴！」



我還沒有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就被捏住兩腮，強行把一個足有拳頭大小的硬橡膠球塞進了嘴裡，然後把穿過橡膠球的皮帶在我的腦後繫緊。

我的嘴迫張到最大，牙臼幾乎要脫落了。



這麼大的塞口球堵在嘴裡，不要說講話，就連吞口水都很困難，於是，沒有一會兒，口水就從嘴角流了出來，滴在地上。



接著，他們用一副短鏈手銬銬住我的兩肘，這樣一來，我的兩隻手臂就只能直直地背在身後。



接下來，他們又用一根繩子，穿過U型手銬的小環綁緊，另一頭繞過房頂的一個圓環，用力往下拉，直到我的腳幾乎要離開地面。



這時，我大彎腰，雙手高高舉起，兩腳只有腳尖點地。全身的重量幾乎都作用在手腕上，為了減輕手腕的痛苦，我只能盡可能地踮高腳尖。



最後，警獄摘下了腳鐐，換了一副短鏈手銬鎖住腳踝。



由於腳的活動範圍大大減少，使得我更加難掌握球平衡。



而每次失去平衡，都會給手腕帶來很大的痛苦。



獄警們給我戴好所有的刑具後，便關門走了，留下痛苦萬分的我獨自忍受著這一切。



沒多一會兒，雙腕就已疼痛難忍，汗水沿著臉頰、身體、大腿，一直流到腳尖。長髮被痛苦的淚水和汗水貼在了臉上；



囚服的褲子則已濕透。



口水、淚水、汗水，使腳下的地面濕了一片。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昏昏沉沉地睡了過去，等我清醒過來，已是第二天的清晨。



我竟然被他們反吊了整整一天一夜。現在我的全身都已經沒有了知覺。



被如此凌虐，又加上被判處死刑的折磨，讓我有種想死的感覺，不過，很不幸地，因為我的雙手被吊在天花板上的緣故，因此我連自殺都辦不到，只能無助且絕望地啜泣、流淚。



就這樣，我第二天繼續被吊著，直到大約上午九點的時候，才被前來送早午餐獄卒給放下，前來送早餐的獄卒，將把我吊在天花板上的繩子解開，好讓我下來，並將我的口塞解開，好讓我吃早餐，但和之前不同的是，他們沒有將我的手銬給解開。



我問道：「為什麼不把我的手銬解開？」



那獄卒說道：「根據規定，我們不能隨便將犯人的刑戒具解開，以免犯人在雙手自由的狀況下，做出自殘、自殺、越獄甚至是傷害獄方人員的行為，這是沒有辦法的，妳現在也只能以口就碗了；另外，這是妳今天唯一的一餐，以後每天都只有一餐，不吃的話就沒了，還是趕快吃吧。」



我的早餐是一碗配有豆乾和碎肉的稀飯，如此而已，看起來吃不飽，但就現在的狀況而言，有總比沒有好，我比較在意的是必須以口就碗的部份。



我向獄卒問道：「我可不可以自己一個人吃？我怕以口就碗的樣子會傷害到大家對我的形像」



那獄卒說道：「很抱歉，這是不可能的，按照規定，我必須在這裡看著妳，直到妳吃完為止，而且妳吃完後，我還得把妳給吊回去，不過若妳有任何嚴重不適、對生命或健康會造成嚴重或永久危害的狀況，我們會馬上終止妳的一級禁錮的。」



我聽了之後，整個人都傻住了，沒有想到，吃完早餐後，還會被吊回去，繼續接受吊刑的折磨。



我一想到這裡，就覺得毛骨悚然，我向那獄卒問道：「能不能換別的？我昨天一整天被吊得很痛苦，很難受。」



那獄卒道：「很抱歉，一級禁錮就是這樣，如果妳想換別的，也不是不可以啦，但把妳吊在天花板上一整天，已經是最人道的一種禁錮了，那些處罰的苦，可不是妳所能想像的。」



我聽了之後說道：「好吧。」



吃完早餐後，獄卒要我去上廁所。



我說道：「沒有別的時間嗎？」



那獄卒說道：「沒有，按規定，實行一級禁錮的犯人，只有早餐時間能稍微活動一下，其他時間都要接受禁錮。另外在上廁所時間，如果妳有任何困難的話，可以要求灌腸。」



我說道：「這樣啊‧‧‧」



上完廁所後，我被獄卒帶回自己的牢房，獄卒將我的嘴巴給再次堵起，並將我給再次吊起，之後才離開，並關上鎖上房門，就這樣，我又被吊了一整天。



接下來的日子，我都是這樣過的，日復一日，夜復一夜，我曾趁著吃早餐的時候，提出探親和找我的律師的請求，但都被駁回，也曾試著提出非常上訴，但一樣地，非常上訴也被駁回，他們說我的案子沒有什麼可翻案的事由，不值得再審。



總而言之，我接下來的日子，都過著被吊著且沒有任何其他事可做的無聊日子，我覺得我的知覺和思考能力也因沒有和外界社會接觸及被吊著的緣故，而一天比一天退化。



不過不管怎樣，隨著被吊著的日子越來越多，我的身體也越來越能適應被吊著的狀態了，甚至有時候，不被吊著時，我反還會覺得怪怪的。



不知到過了多久，大概過了幾個月左右，我的死刑執行的日子終於到了，而我終於被放了下來，我的口塞球也被解開，好讓我能說我的遺言。



這一天，大概是晚上六七點左右，又有一個法官來到我的牢房，他對我宣佈道：「貝蒂，妳因販毒之罪，罪證確鑿，而被判處死刑，本庭宣佈妳的死刑將以電椅執行，電流會通過妳的身體，直到妳死亡為止，若發生任何意外，以致執行無法繼續，將另外擇期執行，直到妳被處決為止。妳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我說道：「我是冤枉的，那包毒不是我的，是別人硬塞的，真的不是我塞的！請法官明察。」



法官說道：「依本庭多年的經驗，像妳這種案子，不可能是冤案，因此上訴駁回，除此之外，妳還有什麼遺願嗎？」



我說道：「有，法官，我想穿我被逮捕時一樣的衣服和鞋子接受行刑；另外，可以的話，我希望能改用保留我頭髮的方法，將我處死，聽說電椅死刑要剃光頭，這是我不管怎樣都不能接受的；除此之外，我希望我的屍體能送去做為醫學研究的材料，以造福世人；還有，我要說，我真的是無辜的，真的，你一定要相信我。」



法官道：「很不幸地，這是沒有辦法的，目前，在我國，電椅和注射死刑是唯二可行的死刑方法，但最近注射死刑的藥商，以人道為理由，拒絕提供合適的藥物，因此我們只能讓妳接受電椅死刑，不過其他的要求，我們都會答應妳，至於光頭的部份，我會要求那些將妳押上刑場的法警，給妳一頂合適的帽子戴上的。」



我說道：「好吧。」



我被處死的日子終於到來了，而且我還會被剃光頭後處決，這些都是我最討厭的，但不知為何，在得知這些消息後，我竟升起了一股異樣的興奮感，而我的下體，竟然還因此溼掉了。



我想自摸，但在被背銬的狀態下，這是不可能的。



法官說道：「妳的死刑執行將會在今天晚上九點開始，希望儘早做好準備。」



說完法官就轉身離開了，接著幾名獄警進來，將我押到另一個房間裡，並將我身上的拘束具給全數解開，他們要我以最快的速度換好衣服，以便在晚上十點時，準時接受行刑。



我接著進入了一旁的廁所，開始換起了衣服。



在我換衣服時，兩名女性獄警進來，她們手上拿著灌腸器、我要換穿的衣物和一條尿布，說要幫我灌腸。



我說道：「灌腸什麼的就不必了。」



女警道：「不過待會行刑時，妳一定會失禁，而這樣會造成我們處理上的問題，所以我們必須給妳進行灌腸，灌好腸之後，還要給妳換上尿布。」



我聽了整個人都嚇到了，我說道：「真‧‧‧真的嗎？」



女警道：「這是規定。」說完他們就將我的囚服給脫下，並開始給我灌腸，灌好腸後，他們給我穿上了尿布，這讓我覺得很丟臉，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



之後我換上了我剛被逮捕時所穿的無袖連衣花裙和白色高跟涼鞋，但因會妨礙行刑之故，因此他們沒把我的絲襪給拿來；此外，他們還拿了一頂針織的毛線帽，要我試戴。



待我試戴了毛線帽後，女警道：「跟你還滿合的，待會你不必害怕光頭見人的問題了。」然後我把毛線帽給脫掉，交給了一旁的女獄警，然後以換好衣服後的樣子，出了廁所。



當我將衣服給換好後，獄警們又再一次地將那些拘束器給加在我的身上，然後他們把我推到一張椅子上，讓我坐著，同時還有兩個人押著我，以防我亂動、跑掉。



接著一名獄警走過來，拿了一把推子和一把剪刀，開始剪起我的頭髮。



我看著鏡中自己頭髮被剪短、剃掉的樣子，不免開始難過起來，我留了二十五年的、自小到大沒剪過的頭髮，就這樣被剃掉了；



但另一方面，看著鏡中頭髮被逐漸剃掉的自己，我內心卻生起了一股莫名的快感，一種想讓我自摸的快感。



很快地，他們就把我的頭髮給剃光了，當我感到頭頂涼颼颼的感覺時，我進入了最高潮，而我更意想不到的是，我剃了光頭後，竟變得更加地明豔動人，令在場所有的人驚豔，他們說若不是我現在要去行刑的話，我剃光頭的樣子極適合去演某些江湖武俠片裡的佾尼姑。



在把剩下的髮屑給清乾淨後，獄警將那毛線帽戴在我頭上，以遮掩我的光頭，然後一名獄警看了一下時間，並說道：「是時候了。」



於是他們將我給鬆綁，準備將我給押去行刑。



————————————



以下變為第三人稱。



————————————



在貝蒂剃完頭後，她被獄警給帶上了刑場，刑場有少數幾名圍觀者，還有一名記者。



貝蒂坐上了行刑椅，在貝蒂坐上行刑椅後，他們將電刑時做為電極其中一端的電線，接到了貝蒂的小腿上，接著，獄警拿出報紙，擋住貝蒂的臉，以防大家看到貝蒂光頭的樣子；



與此同時，另一名獄警將貝蒂的毛線帽脫掉，並將一塊沾了水的海綿，放在貝蒂的頭上，並將電刑時做為電極另一端的頭罩，戴到了貝蒂的頭上。



最後，他們準備將電椅處決時被處決的犯人會戴的?罩，戴到貝蒂的臉上。



貝蒂道：「可以不要嗎？」



獄警說：「這是沒辦法的，過去曾有一個男的拒絕，結果他被處死後，七竅流血的樣子，嚇壞了不少在場的來賓，從此之後，所有的犯人我們都規定一定要給他戴面罩了。」



聽到這話，貝蒂只好接受，乖乖地讓獄警將面罩戴在她的臉上，在將貝蒂給戴上面罩後，拿著報紙擋著貝蒂臉的獄警，才把報紙拿下，讓大家看已準備就緒的貝蒂。



貝蒂的行刑馬上就要開始了，一名獄警宣佈道：「貝蒂，妳的死刑將以電椅執行，電流會通過妳的身體，直到妳死亡為止，若發生任何意外，以致執行無法繼續，將另外擇期執行，直到妳被處決為止。」



那明獄警宣佈完後，一旁的三名戴著全罩式頭套的獄警，押下了電椅開關，電刑進行得非常順利，通電一次後，經監獄裡醫生檢查，貝蒂就已斷氣，於是獄警宣佈說貝蒂的執行完成，接著大家就散場了。



貝蒂死後，經檢查的結果，她的屍體未受到太大的破壞，因此警方便按照她的遺願，將她的屍體送給醫學院，做為大體研究的材料了。



貝蒂從被逮捕到被處死，前後不到一年的時間。



後來警方在審理其他被懷疑與貝蒂同伙的販毒集團的人的案子時，調閱了貝蒂被捕當天的錄影，結果警方驚訝地發現，那些毒販是隨機將毒品塞在某人的包包裡，然後再藉由這些全然不知情的受害者，將之運出國的。



而這錄影帶也證實了貝蒂和其他幾名之前被捕的「運毒者」，是冤枉的。



但貝蒂已被處決，她的生命也因此無可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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